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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译员训练班：
□鲍安琪

上世纪 80 年代初，联合国翻译司中文处占据了纽约联合国

总部大楼的整个 23 楼。

崔天凯、何亚非、郎胜铄和刘军是这个“中国城”里的四个年

轻译员。何亚非（后曾担任国侨办副主任）翻译速度快，被称为“快

手”，崔天凯（现为中国驻美大使）则长于对词句的推敲，两人的字

都很好看。

郎胜铄等都是从设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

毕业后，分配来纽约工作的。

中国重返联合国、特别是 1973 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

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一下

凸显出来。在那之前，国民党当局的联合国代表发言一般都用英

文，中文同声传译形同虚设，联合国文件也用不着都翻译成中文。

现在，北京方面要求“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参加的每一个委员会”

都要有中文翻译。而出色的同声传译人员，特别是在中文方面，

“就像音乐会小提琴手一样稀少”。

于是，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班，就成为这一青黄不接时期中

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十年筹备

1971 年 10 月，中国恢复了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 月，何

理良作为代表团成员，随丈夫、

首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来到纽约。当时中国代表团急需

来自大陆的译员以更好地传达

中方的意思。

这个工作落到了北京外国

语学院的头上。1972 年，外交部

给北外转来一份文件，是联合国

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在莫斯科合

作举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协

议。

1973 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格拉布携夫人专程来华，与外交

部国际司和北外代表商谈举办

译训班事宜。北外教务处副处长

张中载参加了这次会谈。会谈比

较顺利，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

1978 年 5 月 25 日下午，联

合国副秘书长戴维逊来访，同外

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冀朝铸等在

北京饭店举行了会谈，敲定了开

办译训班的细节。

后来曾任驻美大使的李道

豫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任职。他

说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明显意

图：中国交了高额的联合国会

费，应该有成比例的国际公务员

在联合国工作，但是却派不出

来。无论是做翻译还是其他行政

工作，都要具备外语能力。

1978 年 10 月，北京外国语

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与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

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

协议。12 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

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个

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 75000

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

提供 6000 美元费用，学员人数

每期不超过 25 人。

过三关的招生

1979 年 3 月底，国务院下达

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红头文件。

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

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北外

英文系教师周育强是近水楼台

先得月。吴江教师进修学院的英

语老师蒋保忠则是从《解放日

报》上看到招生消息的。

536 人参加了 4 月 29 日举

行的预试，227 人通过，进入了 5

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

的初试。

初试的英译中考题来自英

国《经济学人》杂志中的一篇文

章，考生必须知道其中的“north”

和“south”是指代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中文考题包括古文和

成语等，比如问“汗流浃背”的

“浃”是什么意思。

周育强对一道国际政治题

印象深刻：举例说明“二战”期间

同盟国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他

说，这是指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上苏联和美英之间的矛盾和斗

争，但他的一个参加考试的同事

却以为这是指苏共党内两条路

线之间的斗争。

7月，复试在北京国际俱乐

部举行，到这一轮时只剩下 43

人。

复试也即联合国译训班的

入学考试。考官共 14 人，联合

国方面的 7 人包括联合国人事

司司长韦伯、翻译司司长塞斯

派克、翻译司中文处处长汤兴

伯、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

组长范家桢，中方的 7 人则来

自外交部和北外，张中载和张

载梁均在其中。考题由联合国

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

试。

张中载注意到，联合国考官

关注的不仅是应试者的英语水

平，还有考生的举止、谈吐、风

度。有一名考生英语流利，题答

得也好，中方考官原以为他能顺

利过关，但联合国官员在评议中

首 先 发 言 ， 用 了“unpleasant

personality”（“举止让人不快”）、

“affected”（“做作”）来评价他的

表现，一致否决了他的入学资

格。张中载说，在“文革”时期，所

谓的风度往往与“资产阶级作

风”联系在一起，被弃之若敝屣，

也许这位考生至今也不太明白

他为何未被录取。

考试结束后联合国官员纷

纷表示，大部分考生的英语水

平是好的，超出他们原来的想

象。

考官团认为来自北外的邵

文光和李青原表现最为出色。邵

文光是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

邵天任之子，从小得专家指点英

语发音，李青原 1977 年曾去英

国留学。范家桢告诉中方，近期

口译处中文组有几位译员将退

休，建议国内派人补上空缺，以

免台湾方面的人插进来。外交部

和联合国方商量，决定让邵文光

和李青原不参加培训，于 1979

年 9 月直接去纽约联合国总部。

他们边干边学，通过专业考试后

被正式聘用。

最终录取正式学员 25 名，

口译 10 人，笔译 15 人。年纪最

大的唐荣华 39 岁，年纪最小的

刘结一 22 岁。

英文像一列火车，中文像一把折扇

1979 年 9 月 10 日，第一

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举行了

开学典礼。张载梁担任译训班

主任。

训练班课程分为通识和术

语课、语言课、翻译课。起初办学

条件非常简陋，从英语系借了两

间教室，从西班牙语系借了一

间，还不在一个地方。

第一学期重在笔译。教学时

使用的材料以联合国的会议记

录、报告为主。里面涉及许多专

门用词、写法，这些“套路”都需

要学习和熟悉。

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美籍

华裔女教授刘君若讲《圣经》，

还组织大家把圣经故事表演

出来，令不少同学至今印象深

刻。

张载梁给笔译班上报刊阅

读课。《经济学人》是最常用到的

外刊。蒋保忠回忆，当时北外的

老师们普遍觉得《经济学人》的

文章表达严谨，内容精炼，值得

模仿。

笔译学员要熟悉各种类型

的联合国文件。每周至少要翻译

三篇文章，一篇由教师批改并在

课上分析，另两篇由学员对照标

准译文自己修改。

班上有时会有研讨会，就

时事新闻议题进行讨论。蒋保

忠记得，崔天凯看杂志、翻报纸

都很快，研讨会常常准备得很

充分，发言时总是自信地侃侃

而谈。

教笔译课的钟述孔曾在外

交部任职。施晓菁回忆，他在中

英文句法结构比较的第一课中，

把英文句子描述成一列火车，

主句像前面的火车头，一个个

从句和其他句子成分像后面的

车厢，通过连词依次连在后面；

中文句子则像一把折扇，所有

成分围绕中心意思展开，通过

意义的直接连接组织起来。这

一形象的比喻让施晓菁加深了

对这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及其

背后的文化差别的理解，令她

至今难忘。

1979 年底，联合国提供的设

备运到，新语音试验室建成。第

二学期开始，口译班的学员每人

发了一台双声道录音机。有了语

音室后，培训班每周组织学生看

一到两部原版电影。

董黎 1980 年从北外英语系

毕业，分配到译训班专门成立的

资料部门工作。她说，联合国会

不定期寄来资料。寄的材料有纸

质文件和磁带完全配套的，这种

是最好的。有时仅有磁带，董黎

需要听出是哪个会议，在磁带

盒上标出时间、发言人、内容等

后进行分类。除了美、英、加等

英语国家，资料中还要有印度、

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的英语发

言。

中译英的听力材料，则是从

《人民日报》等报刊上选取长短

合适、契合当时焦点的报道或国

家领导人讲话，请同学或老师朗

读后录音，尤其要请有四川、江

浙沪、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口音

的人来读。

几年下来，资料部门的高

柜中逐渐收集起成百上千盘磁

带，学生可以自由借用。董黎回

忆，第一期学生借磁带非常频

繁。

来自上海考区的蒋保忠住

的是三人间，宿舍位于一楼，同

屋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崔

天凯和张文扬。笔译班的蒋保

忠和崔天凯不用熬夜，一般晚

间十点左右就休息了，但口译

班的张文扬看上去总是很辛

苦，常常半夜还在宿舍门口“念

念有辞”。

联合国里的中文译员

1981 年 1 月，联合国副秘书

长拉特里奇亲自前来，主持了第

一次联合国中文译员的录用考

试。

同声传译的录用考试类似

体操比赛打分。来自联合国、外

交部、北外的七位考官组成考试

委员会，每人一张打分表，分为

忠实、完整、机智、语言等几项。

及格线被定为 70 分，但绝大部

分考生都取得了 80 分以上的好

成绩。

最后，25 人均被录用。口译

班 10 人中，4 人分到纽约联合

国总部，6 人分到日内瓦办事

处。笔译班 15 人，10 人去往纽

约，4 人去往日内瓦，1 人去往

内罗毕。

在联合国工作，身份为“国

际公务员”，发放联合国工作人

员护照，同时也是国家派出的涉

外人员，必须遵守《外交人员守

则》。译训班译员们大部分被定

为 P2 职级，即专业类工作人员，

每月薪资 3000 美元起，施晓菁

等少数有多年工作经历的被定

为 P3 级。但工资需全部上交使

馆，每人每月再领取几十美元，

称为“置装费”。当时苏联、越南

等也是这种做法。

在纽约的译员都住在中国

驻纽约领事馆内，每人一个带独

立卫生间的单间。管理较为宽

松，晚间也可出门。早餐、晚餐通

常在领事馆吃，午餐和中外同事

一起在联合国大楼的餐厅用餐，

可向领事馆报销。有时晚上工作

得晚，需在外用餐和打车，也可

以报销。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纽约聚

集了一批华人文学艺术家。郭松

棻、张北海、张大任等既是联合

国笔译人员，也是作家。在一次

聚会中，刘军通过郭松棻结识了

木心，后来二人成为了三十多年

的至交，刘军也为木心翻译了多

部作品。

按照协议，第一期译训班

毕业生要为联合国机构服务 3

年。1984 年 9 月，郎胜铄和崔天

凯携各自夫人一起从纽约回

国。郎胜铄觉得，译训班以及在

联合国的工作给了他们这些年

轻人一个融入世界的机会，眼

光和视野、运用材料的水平都

不同了。

从 1979 年到 1994 年，译训

班共开办 13 期，培养了 200 多

名口笔译员。

（选载自《中国新闻周刊》）

年第一期联合国译训班毕业合影


